
十年考古青龙镇
作为上海最早的港口，青龙镇

一度活在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里。
从 !"#"起，上海博物馆和青浦博物
馆依据大遗址规划，启动了青龙镇
遗址的田野考古发掘，总面积达 !$

平方公里。到 !%&'年上半年，虽然
只挖掘了 &$%%平方米，不到万分之
一的面积，就有近 !%%%多件唐宋元
瓷、银、铜、铁、木器陆续出土。两件
唐代瓷腰鼓尤为引人注目，它的表
面是褐黄釉，内壁褐色釉，鼓身两端
粗圆，中间腰细，外壁凸起七道弦
纹。这两件青龙镇出土的唐代腰鼓
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屈指可数，价值
非凡的。可见当时青龙镇的娱乐文
化已经很发达了。其他出土的物品
都来自于天南与海北，近 !%%%件文
物 (%)为瓷器，以越窑、长沙窑、龙
泉窑、景德镇窑等南方窑口为主，间
杂少量北方窑口的瓷器，验证了古
籍对青龙镇转口贸易发达的描述。
在青龙镇老通波塘西岸发现的

唐代铸造作坊，那排列有序的四座
火炉遗址，堆积着大量红烧土的铸
造残渣，以及陶范的残块、炉渣，最

厚处深达 *%厘米。有趣的是作坊废
弃后，上海先民又将土地进行了平
整，在上面建造了房屋，挖掘了水
井。其中一口水井深达 +,'*米，井
壁用小青砖斗角竖砌，磨砖对缝，拼
接处还用榫卯套合，下层青砖上还
留有清晰可辨的制坯人的手掌纹。
这种制作工艺精湛、又可追溯制作
责任的古井，只能在经济、文化发达
的青龙镇产生，它是上海滩最早的
“先进制造业”。在这口古井中，还出
土了直径为 !*厘米的唐代鹦鹉衔
绶带铜镜、铁釜、铁提梁鼎、铁钩、银
发簪、青釉瓷罐以及厚度仅为两三
毫米的透雕木残片，这些物品鬼斧
神工，令人叹为观止。这些铜铁制
品，很有可能就是考古现场发掘的
冶炼作坊生产的，是上海出土文物
的“首次”发现。
青龙镇的考古发现，把上海港

口城市的历史，从 &%%多年前推进
到了 &'%%多年前，改写了上海从小
渔村演变而来的历史。青龙镇的考
古发掘工作才刚刚揭开序幕，它将
持续 &%年以上。到时，一个消失的
青龙镇将还原于世，考古的原址将
规划成遗址公园，作为青龙镇文物

的保护和展示之地，成为爱国、爱上
海的教育基地和旅游圣地，让人们
追古溯今，感受唐宋风貌，探寻上海
源头。

沪渎垒与崧宅村
青龙古镇，位于上海青浦区境

内白鹤镇的陈岳村、青龙村和塘湾
村一带。明朝嘉靖二十一年（&$+!
年）青浦建县时，县治就设在青龙
镇，俗称“旧青浦”。据吴志记载，汉
末孙权划江而治，为了进行军事防
守，操练水军，于吴淞江出海口建青
龙战舰，置于青龙镇原址，因而得
名。因为青龙镇一带是一个天然的
避风港，吴国的五千余艘战舰在这
里集聚，成为吴国水师训练的基地，
由荒凉到引人注目。唐宋时期，“青
龙镇瞰松江（吴淞江古称）上，据沪
渎之口”，占尽了控江连海的地理优
势。而据《晋书·虞潭传》记载，晋朝
咸和年间（'!-.''+），由吴国内史
虞潭在吴淞江下游的出海口沪渎处
筑垒，它是上海地区最早的军事设
施，为驻军戍守、防御海盗之用。唐
朝诗人皮日休曾有《沪渎》诗云：“全
吴临巨溟，百里到沪渎。海物竞骈

罗，水怪争渗漉。”描绘了青龙镇吴
淞江一带水产丰富、渔业繁忙的景
象。到了隆安四年（+%%年），孙恩纠
众作乱，攻占浙江上虞、会稽等郡
县。时任吴国内史的袁崧，原籍陈郡
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年时博览
群书，精通音律，并在青浦崧泽定
居。他奉朝廷之命，来到吴淞江边，
负责再度修筑沪渎垒，防御孙恩军
队的进犯。当时的沪渎垒分东西两
城，东城方约一万平米，有东南西北
四门。西城在东城的西北面，面积极
小。到了隆安五年（+%&年），孙恩军
攻陷沪渎垒，袁崧被杀头。后来朝廷
总兵刘裕率军大破孙恩军于沪渎，
迫使孙恩赴海自沉。
沧海桑田，沪渎垒遗址已荡然

无存。然而，在青龙镇留下了一个沪
渎村，它是沪渎垒的故址。那位重修
沪渎垒的袁崧将军则永远长眠于青
浦。民间传说：袁崧被孙恩杀害后，
皇帝特赐他金头，葬于他定居的古
文化遗址崧泽村。崧泽村，在宋朝
《绍熙云间志》中称为“袁崧宅”。清
朝乾隆《青浦县志》则记载：“相传晋
左将军袁崧冢墓及居址在此”。清朝
文人王韬的《瀛壖杂志》中说：“沪上

遗迹，以袁崧为最古，
有崧泽村者又名崧
宅，以袁崧故宅尚存，
遂以村名。”后因崧泽
位于九峰与吴淞江之
间的一块泽地，故改
“崧宅”为“崧泽”。新
中国成立后，崧泽文
化考古成果丰硕，现
崧泽古文化遗址，已
成为国家级文物保护
单位，在原址上已建
造起崧泽文化博物馆

了。青龙镇畔吴淞江上的“沪渎垒”
和崧泽古文化遗址的“崧宅村”，便
有了这样一段历史的因缘。

以港兴市铸繁华
随着海岸线的推进，吴淞江入

海口，逐渐形成了完整而健全的喇
叭形海港，俗称三角港。唐代沪渎的
西端在青龙镇，三角港从这里向东
张开，直达江海交汇之口。嘉庆《松
江府志》曰：“吴淞江唐时阔二十
里”，北宋水利专家郏乔赞美吴淞江
“深广可敌千浦”，便于“海舶辐辏，
风樯浪楫，朝夕上下”。青龙镇具备
了介于江海之间的沪渎之口，完成
了良港的必备条件。在唐代，随着太
湖流域的经济开发，苏州在国内贸
易上已经发展成为远超扬州、略胜
杭州的地位，成为江南地区经济富
裕的首位。苏州的货物都借吴淞江
的青龙镇转口北运，早在唐朝天宝
五年（/+- 年），青龙镇已设有镇将
和副将，“所职捍防守御之事”（见乾
隆版《青浦县志》）。青龙镇港口交通
和贸易的兴盛，促使它成为海上贸
易活动的中心，成为以苏州为腹地
的转口大港。

青龙镇：上海最早的港口!上"

! 曹伟明

上海是闻名中外的贸易、
航运、经济和金融中心，如今的
洋山港已成为世界级的贸易码
头。然而，洋山港的祖父是唐宋
时期位于上海青浦的青龙镇。
上海不是西方人士所说的从一
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而是有
着1300多年的城镇发展史。青
龙镇，是上海最早的港口码头。

" 考古发掘的古井

"

唐宋时期青龙镇盛况图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 ! ! ! ! ! !"#丰富了淮剧声腔艺术的表现力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淮
剧有两大基本调，一是“淮调”，二是“拉调”。
“淮调”产生于上里河，即两淮；“拉调”产生于
下里河，即盐阜。于是淮剧演员也分两大派，
凡是两淮来的只唱“淮调”，不唱“拉调”；反
之，凡是盐阜一带的艺人只唱“拉调”，不唱
“淮调”。筱文艳没有门户之见，两种基本调都
唱，但是，她在艺术实践中觉得仅靠“淮调”、
“拉调”两个基本调来塑造人物，好像不够用，
有些缚手缚脚的感觉，唱得也不尽兴。“自由
调”创立的意义就在于极大地丰富了淮剧声
腔艺术的表现力，是淮剧声腔发展史上的一
座里程碑。
“自由调”横空出世，像任何新生事物一

样，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反对者不是别人，却
是淮剧同仁，大江南北的所有同仁全部拒绝
演唱“自由调”。究其原因，一是习惯使然，打
破了旧有的唱腔格局，因循守旧之人难免加
以拒绝；二是“正统”作祟，“无师之徒”搞什么
“自由调”，被人斥之为“野路子”，有人不屑一
顾；三是面子使然，晚生小辈突然创造什么
“自由调”，心中不爽、心中不服之人，觉得跟
着学唱，不成体统，当然拒唱。而赞成者却不
是别人，而是观众。
赞成也有赞成的原因，那就是岁月流淌，

淮剧进入上海之后，面对的观众不再是农民，
而是市民，是工人，是城市劳动者。虽然他们
有着浓浓的故土情结，以看家乡戏抒发着对
故土的思念之情，是不忘根、不忘祖宗之举。
但他们毕竟沐浴在城市文化下，一切也在变，
视野开阔了，节奏加快了，思想活跃了，感情
丰富了，审美情趣的要求也高了，他们喜欢听
“淮调”、“拉调”，但他们同时也有求新求变的
追求，而“自由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们
的需求，所以击掌赞赏，这是其一；其二，从心
理状态来讲，当时的观众受尽了日寇凌辱的
苦楚，也尝够了资本家的剥削，心中抑郁无
尽，积怨重重，“自由调”明快的节奏，似乎减

轻了他们心中的重负；其三，
“自由调”将剧中人物的心态刻
画得淋漓尽致，使观众得到了
一种耳目一新的艺术享受，也
就理所当然受到观众的尊重和
追捧。

几乎在筱文艳创造“自由调”的同时，何
叫天也创造性地发展出了新的“连环句”，一
变淮剧原来连环句的拖腔软气，而是刚强激
越，几十句一气呵成，使人振奋，因而同样也
受到观众的击节赞赏。
就在创造“自由调”之后，她又创造了“小

悲调”，还改革了淮剧的表演形式。她像所有
剧种的代表人物一样，是表演艺术家，但首先
是革新家。
“小悲调”的创造，也是在艺术实践中摸

索的结果。筱文艳和何叫天在高升大戏园唱
了三个月的《七世不团圆》之后，何叫天应别
人所邀，离开了“高升”，进了沪西大戏园。接
替何叫天到“高升”唱小生的名叫筱云龙。筱
云龙当时才二十六七岁，戏路很宽，文武戏都
拿得起，戏曲界称这样的演员叫做“硬里子
货”。他的扮相很好，但是嗓音很低，属于男低
音。淮剧历来没有解决好男女同弦的问题。筱
文艳是属于女中音，她和何叫天同台演出时，
由于何叫天是男高音，因此男女同弦还比较
和谐，如今和筱云龙的男低音同台，则失去了
平衡。如果就着筱文艳的嗓音条件定调，筱云
龙嫌高，唱不上去，如果依筱云龙的嗓音条件
来定调，筱文艳则嫌太低，发不出劲，唱不出
情绪来。
他们同台演出的第一出戏是《樊梨花》，

戏里的薛丁山三次休弃樊梨花，又三次请回
樊梨花，这三休三请的剧情，加上最后洞房中
的戏，都是“对子戏”，都得用对唱来表述，男
女同弦如果解决不好，这出戏就没有看头了。
因为筱文艳唱不出情绪，也就不可能把人物
演活。以她当时的名声，如果她将就一下，也
能照常客满。但是筱文艳不想将就，不想马
虎，而是迎难而上。她无力改变筱云龙的嗓音
条件，决意在“腔调”上下工夫，进行改革。即
是以筱云龙的嗓音条件定调，她演唱时翻高
四度，变成了同弦异腔。这翻高四度的结果，
使两人都发挥了自己的嗓音条件，演唱起来
既感到舒服，又富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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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三个人齐刷刷地跪下了

袁朴生到达常滑的第四天，就跟几个前
来学艺的徒弟见面了。鲤江高寿，!*岁，粗矮
的小个子，留短须，说话短促，动作利索。衫门
昂立，!-岁，面白无须，嗓音尖细，慢慢吞吞
的性子。小野次郎，!$岁，黑脸，爱笑，眼珠子
活络得很。这三个日本男子，皂衣短靴，身手
利落地站在袁朴生面前，神态庄重，目光平
和，等待着袁朴生开口。古子樱站在
一旁，突然发话：跪下！三个人齐刷刷
地跪下了。在他们的背后，站着惠子。
古子樱安排她负责工棚的杂活以及
照顾袁朴生的生活。按规矩三叩九
拜，三个人的头颅把木地板磕得咚咚
作响。袁朴生端坐在太师椅上纹丝不
动。半晌，终于从牙缝里迸出两个字：
起来。古子樱朝三个人一咕噜，一个
个从地上爬起来，拱手而立。

袁朴生气定神闲地点燃一支香，
插在一只紫砂质地的佛龛上。目光扫
了他们一下，径自拿起泥凳上的一把
枣木搭子，抓过一块紫砂泥，手起棰
落、着点均匀；由慢而快、疾如急雨；
密密匝匝，铿锵成一片。少顷，那紫砂泥块在
疾风急雨般的棰点敲打下，变成了一张薄如
纸帛的泥片。接着，这张泥片在一双着了魔的
手的拍打、牵引下，慢慢立起来，变成了一个
圆筒。这个圆筒，就是一把“急须”的身段。古
子樱在一旁说。一支香，袅袅地燃去了一半。
惠子悄悄地把那掉落的香灰掸在一张纸里。
包了起来。三个徒弟看呆了，大气不出，看上
去个个细汗涔涔。袁朴生终于对着他的三个
徒弟开口了：做一把急须，就是在做自己的心
情。那急须里，装的就是一口气，一口你自己
的气息。那里里外外，其实就是另一个你。所
以呢，由手传心、心到手到；心无旁骛、弘道养
正。这是做一把急须的首要。古子樱在翻译这
段话的时候，朝袁朴生看了一眼，觉得袁师傅
今天有些故弄玄虚。袁朴生发现，只有鲤江高
寿听懂了他的话。另外的两人，衫门昂立不够
专心，他不时地在偷看一旁的惠子，而小野次
郎懵懂的表情让人感到，他还没有开蒙。指着
泥片，袁朴生缓缓道来：这张泥片，为何如此
反复捶打？因为这是制作急须的一个关键技
艺。同时，不断地捶打，也是为了排除泥中的

空气，也排除了人的杂念。
人皆有杂念。袁朴生说，你们进来的时候，

我在想，我是把真本事教给你们呢，还是教给你
们一些皮毛，跟你们卖卖关子，或者，给点颜色
你们看看。让你们得到的，只是一些普通的东
西，这就是杂念。打泥片的时候，我又在想，我该
对得起古子樱，也就是你们的三岛雄夫。要不
然，我这个师傅也没有名气。泥片打成了，我彻

底改变主意了，我想真心教你们，其
实我骨子里是想真心教你们的，要
不，我漂洋过海来这里何苦呢！只要
你们真心肯学。现在，我一点杂念也
没有了。三个徒弟又跪下了。袁朴生
发现，连惠子听了这番话，也默默地
跪下了。袁朴生赶紧扶他们起来。
以后每天，我和你们一样，走进

这里，就要把杂念抛开，让心静下
来。急须就是这样的，你的心气、念
想、手势，甚至秉性，都会留在上面。
最后，急须从窑里烧出来，你一看会
吃惊，说，嗨，我有那么愁眉苦脸吗？
啊，我有那么轻狂吗？几乎所有人都
笑了。只有鲤江高寿紧皱双眉，深深

地点头。接下来，袁朴生把几件工具分送给三
个徒弟，说，你们是幸运的，在我们大清国，师
傅是不给徒弟做工具的，甚至师傅是不会直
接教徒弟技艺的，那徒弟干什么活儿呢？给师
傅家里打杂，做粗活。师傅的技艺，要靠徒弟
用眼睛去偷，技艺不是教的，是用眼睛偷的。
但是，我不会这样。袁朴生说，我打算好好教
你们，但是我告诉你们，紫砂急须跟别的不一
样，我做的这些工具，未必适合你们，最终，工
具要靠你们自己来做，因为，每个人的手势、
习惯不一样，想法也不一样。所以，工具的形
状就不可能一样。到那时候，工具就是你们的
手，顺便我告诉你们，做一把紫砂急须，需要
&'$种工具。哇！所有人都惊叹起来。
惠子真的是很忙的，自从一个名叫袁朴

生的清国人来了以后。惠子是那种外表看起
来柔弱、内心很有主见的女子。在三岛家族，
她之所以受到宠爱，而不是像别的姑娘那样，
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说话的份儿，主要还是她
乖巧、聪明，惹人喜爱。还有就是，三岛家族女
人少，是的，整个家族除了她和母亲、嫂子，就
再也找不出一个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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